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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然和面对人生

摇摇———普里希文散文漫议

王士燮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希文生于员愿苑猿年，卒于员怨缘源年。
中学时代便因自由思想而被开除。到高等学校又因参加马克思主义小

组而被捕。员怨园圆年于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回国任农艺师。后来从事
地理考察，成为地理学会正式会员。员怨园苑年开始发表《在飞鸟不惊的
地方》等特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战地记者。十月革命后一度

从事教育工作。员怨圆缘年发表物候笔记，员怨园猿年发表中篇小说《人参》
而名声大噪。另外写有自传体长篇小说《恶老头的锁链》（员怨圆猿—
员怨缘源）、《日记选》、童话《太阳的宝库》（员怨源缘）等。
普里希文属于前苏联的老一辈作家。他受过高尔基的影响，但没

有步高尔基的后尘，而选择了写大自然的题材。最早于员怨园苑年发表过
《在飞鸟不惊的地方》、《黑色的阿拉伯人》等。员怨圆缘年发表《别连杰水
泉》，后改名为《大自然的日历》。猿园年代初他到远东考察，写有旅途笔
记，本集所选的《梅花鹿》就是其中一部分。作者在笔记的基础上写出

中篇小说《人参》，并把《人参》、《紫貂》、《梅花鹿》和《蓝狐》一起编成

集子，取名《金岬》。

俄国的地理游记体裁可以追溯到普希金，风景描写的大手笔，又有

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圆园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是阿尔谢尼耶
夫，写有《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由于普里希文也在远东地区进行考

察，所以人们往往把他看作是阿尔谢尼耶夫的继承者。其实他们之间



有很大区别。因为前者主要以地理考察为主，兼顾动植物群落和风土

人情，而后者则主要研究大自然的状态，更细致地描写各种动物和植物

的来源、发展和现状。如《梅花鹿》就专门考察鹿茸业的发展和梅花鹿

的交配繁殖。

只就对大自然的描写来说，普里希文的观察和体验也要比前人细

致得多。作者以画家的锐利眼光，特别注意光线的作用，如：“在这些

朝向大海的沟里，我带着相机，不仅追逐梅花鹿，而且从太阳刚一升起

直到太阳落山，追逐阳光。一清早太阳照到山间的芦苇上，芦苇被轻霜

一打，仿佛绣上花边，或者变成露水，大颗大颗明亮的露珠呈现在黑

的悬崖和无边无际碧蓝的太平洋的背景上。”作者还特别提出“光的

春天”：“从前甚至在伟大的诗人当中，有几个能对光的春天———一年

中最美妙的时光———特别感到喜欢呢？如今整洁的广场和街道，到处

充满自由快乐的阳光，每个普通老百姓都会变成诗人。在阳光中，人群

里的头巾和女上衣闪射鲜艳的色彩，眼睛有蓝的，有褐色的，有黑的，也

都神采奕奕，想隐藏都隐藏不住。”

传统的游记往往有头有尾，前后连贯，结构完整，往往带有探险性

质，让读者跟作者一起担惊受怕，如前面提到的《在乌苏里地区莽林

中》就是如此。而普里希文的写法，往往不注重前后次序，只把自己的

观察与感受记下来，往往带有片断性。如《一年四季》就像一首一首的

小诗或短歌，读起来轻松自然。这是大自然的颂诗，表明人类是“大自

然的主宰者”。

日记体固然不是普里希文的独创，在他之前的瓦·罗扎诺夫便喜

欢用日记表达对人生的议论。然而普里希文对日记体裁颇有所发展。

他用日记形式写自传，他认为写日记总是“具有进入社会的明显或隐

秘目的，企图向社会发表意见”。所以他的日记可以说包罗万象，既写

大自然，又写社会政治生活，既有对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也有自己爱情

生活的记载。普里希文主张写真实的话，但在当时并不受欢迎。他的

有些作品出版受到阻挠（如《林中水滴》），即使能出版，官方也报之以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沉默。更有人说他的作品为了逃避现实。应该承认在当时条件下，完

全说真话是不容易的，如作者写《运河》一拖好几年，因为作者知道“修

建白海运河，虽说好事，却是以什么垫底的。”“不仅修运河垫底的是丑

恶，世界上到处都是这样。”这里指的是前苏联曾用大批犯人从事奴隶

式劳动。再比如：“我的朋友在黎明中被枪杀了，所以我不可能以全心

全意的欣喜去迎接黎明。”作者在这里不正是直面血淋淋的人生吗？

关于普里希文的日记，巴乌斯托夫斯基曾写道：“普里希文去世之后，

有一部分笔记发表了。从发表的这部分看来，这是一部惊人的巨著，充

满诗意和简短的出人意外的发现———普里希文这部日记里只要有一两

行，到了别的作家手里，如能加以扩展，就可以写成一本书。”

普里希文在文艺理论上也有许多不同于前苏联主流派的见解，比

如他认为性格比典型更重要，他摒弃技巧，而提倡“行为”（即应该先学

做人，后学写作）。他提倡“用跟亲近的人谈知心话时所用的语言，要

随时记住，用这种语言可以表达出更多的内容，可以说出几千年来哲学

家们想说而没说出来的话。”

这里选的日记，着重晚年，即从员怨源远—员怨缘源年作者逝世为止，取自
员怨愿猿年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的普里希文愿卷集的第八卷，而《梅花鹿》
取自该文集的第四卷。本书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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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鹿摇员摇摇摇摇

梅 花 鹿

一、蛇的岳母

在乌苏里河谷，我们被火车的铃声唤醒了。很可能我们已

经来到兴凯湖边阿尔谢尼耶夫�当年走过的地方，根据他的游

记所载，他在这里突然遇到台风和随之而来的严寒和大雪，幸亏

他在书中所写的主人公德尔苏·乌扎拉救了他。自从修筑铁路

以后，兴凯湖边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跟许多学者闲谈之后，再

加上我的亲身经历，了解到，跟其他地方修筑铁路所发生的变化

相比，乌苏里地区的变化微乎其微。直到如今这一带人烟稀少，

缺乏勘察，所以谈到“文明所带来的恶果”，还为时过早。现在

突然有数不清的考察团，从地理勘探到电影，像雪崩一样涌来，

甚至在我们车厢里就有好几个。所以我很幸运，得以跟本人见

面而不必去翻他们的著作，立刻就了解了情况。当地的专家向

我们介绍了在老爷岭栖息的各种野兽，在兴凯湖里有许多未见

过的鱼种。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咬人的乌龟。好像兴凯湖里这

种龟数不胜数，用鱼网就可以打，一网就打很多。了解湖情的

人说，一个夏天用鱼网打龟，可以打到缘园园园个。现在日本人

正跟我们谈判租赁。他们很早就有这个打算，甚至在距离我国

� 阿尔谢尼耶夫（员愿苑圆—员怨猿园），苏联探险家兼作家，著有《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圆摇摇摇摇 摇梅花鹿

最近的福井港修建水池，以便容纳兴凯龟。龟肉是美味佳肴，

龟血可以治病，龟甲可以制作些什么。看来马上就可以大量捕

龟以便出口。现在就有人少量运往海参崴。恰好在我们车厢里

有个年轻人带了几个乌龟。正当我跟一位植物学家谈天的时

候，有人朝我喊叫：“脚，小心脚！”原来有个乌龟从箱子里爬出

来，从我两脚当中钻过去，大概要寻找它原来生长的兴凯湖

水。我们抓住乌龟，放到小桌上，仔细观看：它有盘子大小，

椭圆形，头缩在黑甲里，不知在想什么。为了看清它的头，我

们把木棒伸到它嘴边。乌龟突然紧紧地咬住木棒，我们把它的

头从龟甲里拽出来，露出长长的带鳞的脖子，如果我们还往外

拽，一定会把它的头拽掉。据说日本人就是这么办：给它根棒

子，把头拽出来，砍断脖子，用茶杯接血就喝，可以治病。乌

龟的眼睛是黄的，眼神很凶。当它把脖子伸出来的时候，仔细

看去，仿佛它跟蛇有远亲关系，大约是蛇的岳母吧。我看到乌

龟，突然想起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上听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

事类似猎人编造的，有些离奇，所以我连记也没记。有个好讲故

事的人说，阿穆尔河里有一种龟，咬人可厉害了，还专咬阴部。

他有个熟人在河里洗澡，被龟咬住不放。幸亏在附近的河边上

有一家中国人开的铁匠炉。他疼得脸发青，双手捧着乌龟，费了

很大劲儿走到铁匠炉。中国人用烧红的铁钳子夹住乌龟脖子，

它才把口里的东西放开。

“这事可能吗？”我问那些学者。“兴凯湖的龟能跑到阿穆

尔河里去吗？”

他们回答说，完全可能，而且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这与远东

动物的迁徙有关。

于是我们又谈起野兽的迁徙，据说西伯利亚的野兽可以搬

到满洲（中国东北），甚至更远的地方，这跟候鸟相像。



梅花鹿摇猿摇摇摇摇

二、生物遗种

坐在这个车厢里的，当然不都是学者。也有当地人，他们都

是自愿从欧洲部分迁移来的，有的是祖辈就迁来了。他们都注

意倾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从他们那种专注的神情和他们的插

话可以断定，他们很希望听听我们对这里的看法，而且我们的意

见会起重要作用，因为他们自己似乎说不出这里是好还是坏，希

望我们说出公允的判断。如果我们开始诅咒这里的自然条件和

风俗习惯，他们大概会异口同声地加以证实，说这里刮台风，山

洪突然爆发，多年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简直无法生存。不过后

来我经过检验证明，他们大多数都热爱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对这

个地方夸上几句，甚至对什么东西赞赏不已，那么这恰好是他们

求之不得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在自己家何尝不是这样呢？

因而有一种习气，为了“礼貌”起见，客人总要在主人家发现某

种优点，并且宣称它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不管你怎么想为远东

的大自然说上几句好话，总不能不承认，从众所周知的植物品种

角度来说，比方跟印度的植物比较起来，这里贫乏得可怜。据有

关学者说，远东有一种树蕨，是第三纪的生物遗种。但是不要以

为这种树蕨真像有的国度那样，长得像树一样。你从这种树蕨

旁边走过去，根本不会注意，只有植物学家掘开土，露出地下短

短的树干，那种神情好像发现了最大的宝石，滔滔不绝地论证，

这就是有名的热带植物树蕨。只有当你了解什么是生物遗种的

时候，你才会对远东的特殊植物感到诧异，加以重视，因为这里

恰恰是生物遗种颇多的地方。

什么是生物遗种？生物遗种指的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品

种。比如中俄的椴树林，已经完全绝迹，如今只能在天然林中间

发现个别的椴树。这是珍贵的遗种。也有的生物在遥远的古代



源摇摇摇摇 摇梅花鹿

曾繁盛一时，后来环境变了，大多数品种都消失了，只有这种生

物适应新环境，存活下来，仍然保持原来的样子。比方说虎，从

一般生态角度看来，它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一切都是老样子，

跟我们从小从画片上和在动物园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然而从生

物遗种角度来观察，可以发现，虎不仅把足迹留在沙地上，而且

留在雪地上，有时它还跟褐熊打仗。再比方说，这里的葡萄蔓会

爬到针叶树上，这里的眼镜蛇会在雪底下过冬。这样一来，你就

会渐渐了解什么是生物遗种，也会渐渐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把

有些极其少见的生物遗种（如人参或鹿茸）说得神乎其神。

现在我从架上取下我在远东挖到的人参，便想起来有个中

国人看到我这棵人参形状真的像人，便兴高采烈向我祝贺：我得

了这棵人参就不用怕老了。我用它泡酒，喝上四十天，每天喝一

盅，就会像浮士德一样返老还童。我不知道，也许我不相信他的

话，也许我不想长生不老，宁可陷入绝望，也不想让中国的什么

草药来控制我。但是我很愿意观赏这种五加科的珍贵遗种，几

千年来它控制了几百万东方民族的头脑，比金子还贵重。有过

多少故事，有过多少传说！我们车厢里有位学者，讲了战前他在

这一带大森林里所经历的事。他从某个机关领到猿园园卢布金

币，要买一棵上等人参。他就一个人进入大森林，由于年轻，没

想到这种旅行会有多大危险。在大森林他被另一个人发现了，

那个人藏在树后，端着步枪监视他。可是我们这位学者浑然不

觉，看到两个中国人，便迎上前去，告诉他们他此行的目的：要买

一棵好人参。

“要好的？”中国人问。“非常好的？”

“要最好最好的。”我们的学者回答。

“两天的走。”中国人说。

并且告诉他走哪条小道，找到中国房子，便能得到准确消

息。



梅花鹿摇缘摇摇摇摇

这个年轻人胆子大，走了两天果然找到了中国房子。那里

的人告诉他，今天夜里他就会看到最好的人参，世上没有比这再

好的了，而且他可以买到，因为有人正往这里送⋯⋯

是的，这大概是最珍贵的人参了，这棵小东西不大，很像我

们吃的香菜的根，用松树皮包着，里面还塞满土，像中国人那样

揣在怀里，一个人悄悄地走出大森林，就可以带出去。可是这棵

人参不比寻常，比一般的人参要长上员园厘米，头上多一根缨子，

身上的纹理极其规整，形状非常像男人或女人，由六个武装的人

护送，极其小心地穿过大森林。他们在半夜到达，在房主人一再

央求之下，才肯谈生意，并且取出这件宝贝让人看。中国人观看

人参，可以坐上几个小时，仔细研究，不断发现它的形状有什么

特点，须根分布如何。可是欧洲人能看懂什么？中国人问他要

买人参带来多少钱，他回答很干脆，带来大量金币，一共猿园园卢

布。这时全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原来卖主的要价不少于猿万

卢布金币。

这个故事可以算作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人参的价值最多

能达到多少钱的回答。可以说是人参没有价：挖参的人可以想

要多少就要多少，这要看成交的情况而定。不知为什么，在动物

遗种中偏偏选中了梅花鹿。梅花鹿是最温和、最漂亮、最优雅的

动物。据说鹿茸有跟人参同样的治疗效果。由于梅花鹿数量

少，它的鹿茸的药用价值就比赤鹿和马鹿更高。就这样虽然得

到的是二手资料，却也增长了对这一带的知识，并逐渐了解远东

独特的鲜为人知的植物群落及其对比鲜明的特点。这里到了冬

季，寒风从西伯利亚吹来，一切都被冰冻，再加上可怕的台风，有

时比西伯利亚还冷，可是一到夏季，河谷里会生长娇嫩的树木，

如洋槐、核桃楸、小叶槭、水曲柳、黄玻罗，而遍地的矮林往往是

丁香，在我们欧洲部分只有花园和林间空地里才长丁香。最常

见的花是紫罗兰和龙头花。还有荷花和火绒草。在这一带不仅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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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大自然，还有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带来各种不同的种子：中国

官员带来中国种子，美国人带来美国种子，俄国移民来自各种不

同的气候条件，也种上自己的种子，其中大部分都成活了。据说

上帝在往世界上下种的时候，忘了这个地方，后来发现自己的失

误，便把剩下的种子搅和在一起，撒在南乌苏里地区。

三、远摇亲

在我们看见大海之前，还钻了一次隧道。车窗正要进入黑

洞时，隧道顶上被耀眼的太阳照出一圈花环，放射出各种颜色，

宛如乌苏里的鲜花，有橙黄，有深蓝，等我们出了隧道，来到山的

另一边，太阳不见了，下起毛毛雨，说不清到底是雨是雾。现在

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这个花环出现在耀眼的光辉中，便不假思

索地把我用眼睛摄下的影象叫做胜利者的花环。我不知道这个

胜利者指谁，是指我摆脱了在莫斯科郊区的枯坐，还是指俄国人

民从喀尔巴阡山一直推进到太平洋。我们现在沿着海湾的岸边

前进。这片海湾借用阿穆尔河的名字，叫阿穆尔湾，过了海湾，

还有一片，叫乌苏里湾。两个海湾合起来，构成彼得大帝湾。在

海岬的山坡上坐落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在火车站�上迎接我们的是中国搬运工，他们随身带着小钩

子，用它可以负荷很重的东西。我注意到其中有一张年老的布

满皱纹的脸和一双迫于生计的眼睛。这对眼睛流露出对我们欧

洲人的宽容的警告：“你要知道，孩子，离开这种劳动，你们任何

人也不会长大成人的！”在俄国文化的深层也包含这种观念，我

从遥远的童年记忆中搜索出来，老百姓是这样认为的，我就受过

这类的警告，所以一看到这个劳动者，我心中便出现一种跟这个

� 据作者日记记载，他到达海参崴的时间是员怨猿员年苑月员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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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头儿有某种远亲的情结。老人把我们约有源园公斤重的

行李背在身上，送到“金岬”旅馆。我们付了四个卢布。到旅馆

我们才知道，不应该付四卢布，只须两卢布。不免感到这位老

“远亲”骗了我们，心中很不痛快。当我们在房间里放好东西，

又出来到市内观光并办事的时候，那个老人仍然带着小钩子站

在门口。

“你的不好！”我们按俄国人讲汉语的习惯说。“应该要两

卢布，你的要四个！”

“不对！”老人机灵地回答说。“我的是好人，你们的不好：

没弄明白干吗给四个！你的不好！”

还能说什么呢？

这时有两个在旅馆当差的中国人搬出一堆东西，一下子都

放在老人的背上，老人压得身子晃了晃。

“他们这些中国人！”一个戴鸭舌帽、工人打扮的年轻人用

鄙视的口吻说，“连牲口都不如：牲口也不让人这么剥削！”

这个陌生人的话像电流一样触动了我，使我们回到革命的

现实生活。我们大家跟这个中国人和陌生人一起走到大街上。

遗憾的是，没过多久就发现这个陌生人革命觉悟并不高，而且也

只是外表显得年轻。他经历过很多事，到处都受“剥削”，全靠

两条腿跑得快———一不什么他就溜之大吉。如今他永远摆脱了

生产，说服所有的亲戚，跟他一起搬到这里建立自己的集体农

庄———全是自家人⋯⋯

我的一个同伴带着善意的微笑说：

“这也是富农。我相信您一定会被清算的。”

那个人淡然一笑回答说：

“当然不是无产者，我们都是独立的人。”

“您这个家庭集体农庄未必会办成功，”我们说，“就是在这

里，也会纳入整个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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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们还不懂？你们把我们当成傻瓜了？我们当然也

带来自己的‘党员’。”

我们这样开诚布公地谈着，不时要跳过木砌马路上的大坑。

这些大坑也有来历：这些大坑的形成是由于当地公民把人行道

上的木板拿去当柴烧了，这又是因为煤炭发生危机，危机的原因

⋯⋯这里又有复杂的原因：中国挖煤工都有帮伙，每伙有个工

头，很像我们的富农。革命后这些帮伙需要改造，把工头取消

了，于是工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还不能从苏维埃国家的角度来

理解自己的利益，纷纷罢工，造成煤炭暂时运不来，公民就开始

拆铺路板。

“不过，”我们考虑了一下又问：“您这位‘党员”亲戚要是被

撤换，上级另派人来，那么您这个集体农庄也不会是自家的

了？”

“还有堪察加呢，”他说，“堪察加出金子。”

这时我们来到高高的崖岸，岸边笼罩着大雾。悬崖有一片

垃圾场，上面坐着一个中国人，正用筷子往各种木箱里挑他的金

子：马粪单放一箱，牛粪单放一箱，羊粪、猪粪都单放着。有时在

粪便和垃圾中也能拣到值钱的东西，便放在带盖的箱子里，要是

有能吃的东西，他就用手拣起来，放进嘴里。这显然是个种菜

的，种菜要挖到地底下，很可能拖家带口，把自己的艰辛劳动所

得寄往上海，给寡嫂和遗孤。他们往往以从垃圾堆里拾到的东

西为满足。如果把他们跟到远东来挣大钱的俄国人比较起来，

一方面是多么狭隘而深入，一方面则是海阔天空。

“那么，”我们继续谈下去，“万一集体农庄办不成，您真想

到堪察加去淘金吗？”

“可能比堪察加还要远，”他回答说，“还有楚科奇⋯⋯那里

可以做毛皮生意，而且那里使用美元。”

“请您们！”我们听到大雾中有人喊我们。“站一站，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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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原来是我们熟识的老搬运工，他疲惫已极，皱纹之间汗水淋

漓，不过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那满面笑容，就像老朋友见面似

的。原来他唤我们正是因为他要到另一个地方去，来告别来

了。摇摇

四、大摇腿

远东的生活风习，跟莫斯科一样，不断变化。所以在瞬息万

变的条件下，要描写“金岬”旅馆的生活，我只能加以说明，这事

发生在员怨猿员年的苑月。当时这家旅馆里，欧洲风习跟亚洲风习

混杂的情形比旧俄国的旅馆还要厉害。比方就拿电铃来说。说

它是欧洲的，并不在于它靠电流起作用，而在于一按按钮，马上

就有人来，按照旅馆的规矩，公事公办地满足客人的要求，丝毫

也不耽误事。按东方的风习，按电铃也不会有人来，你必须跟服

务员搞好关系，才能满足你的要求，甚至是不合法的也可以办

到。

我按了半天铃，就是没有人来。我到走廊里转转，想找找

人，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得到一个伟大的发现：那里放着一个跟

人一般高的茶炊，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而且正往外喷热气。这

正是我需要的。我取来茶壶，拧开开关，热水流一溅就是三股：

一股朝下进入茶壶，一股横喷，洒到墙上，还有一股朝前喷热雾，

让你没法靠近，连茶壶都取不出来。茶壶立刻接满了，热水溅到

凉地板上，更是热气升腾，把我跟茶炊和茶壶隔开。我不知敲的

是谁的房门，大喊：“帮帮忙吧！”听到喊声，立刻出来一男一女。

看样子这种事在这里经常发生。男的手里拿着火钩，女的拿着

抹布。男的用火钩把开关转回去，女的用抹布擦热水，她大腿很

宽，脚很小，擦起来很吃力。我们互相认识了：不知为什么，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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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库兹涅佐夫，而他的妻子叫鲁人，意思是“蓝色的妻子”。从

此以后我们建立了私人关系，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没有这种

关系连茶水都喝不到。如今我只要在昏暗的走廊里跟人交头接

耳地说上两句，便什么都可以买到而不必因为走私被送交当局，

比如买中国的白胶鞋、丝袜子、绿茶，甚至鸦片。我可以讲定条

件，去逛逛贫民窟的狭窄街道，到地下室的大烟馆，去找女人。

不过我的新朋友库兹涅佐夫告诉我，像他妻子这样真正的小脚

女人在海参崴已经找不到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他重复说，“为的是⋯⋯”

于是他指指大腿，按照中国从前的规矩，如果不让脚长，大

腿就往粗里长。

五、库兹涅佐夫和鲁人

每天我都看见这个女人脸上带着强作出的固定的笑容，走

出旅馆到市场上去，摆动着像孩子似的小得不可能再小的脚，走

路十分困难。她很像用手工做的玩偶，那双脚很像手指头，就像

把两根手指在桌子上挪动，装出人走路的样子给孩子看。她的

大腿的确非常壮，因而更加叫人可怜了：她应该按照古老中国的

习惯，呆在家里一个劲儿生孩子才是。如今中国的新法律已经

禁止给女孩子缠足，她这么年轻，怎么还能是小脚，又怎么来到

海参崴的呢？尽管中国法律不允许，可是还有许多女人缠足，因

为只要中国年老的保姆还活着，法律也是无能为力的，至于她是

怎么来到这里的⋯⋯中国女人缠足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库

兹涅佐夫是中国最穷的人，这是一目了然的，除开走私之外，再

也找不到更方便的路可走，而这条走私的路非常短，就在波西耶

特湾。当他在海参崴有了住处之后，就按照原路回去接他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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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但是他忘了妻子小脚，走不了山路，所以他们越境之后，妻

子不肯再往前走，回又回不去。她还随身带着员园园双丝袜，他也

带了猿园双鞋。本应该把这些东西扔掉，可他们又舍不得，因而

浪费了很多时间。天亮时来了一条大警犬，叼走了她带的袜子

和他带的鞋。应该赶忙逃跑，任何一个女人有十次都可以跑掉

的机会，因为边界离得很近，可是他妻子小脚，跑不了。警犬把

边防军领来了。这对年轻夫妻被投进监狱并被送回中国。但是

在中国难于生活。他们又向老板赊了一百双丝袜和多少双鞋。

库兹涅佐夫让妻子坐在手推车上，带着袜子和鞋顺利地越境来

到苏联。

六、尤文云和七喜子

如今海参崴的中国手艺人可少多了，而从前有个时期这些

手艺人在郊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这些手艺人之间的关系素

以中国人特有的诚实著称：他们既没有银行，也不用会计，在钱

财来往上连收据都不要，都是一言为定，如果真有人不遵守诺

言，也只有死路一条。可以设想这种封建式的人格担保，一旦蜕

化，可以使世上生出多少骗子，直到新的资本主义人格在商业关

系中不得不靠银行担保———银行取代了个人的诚实。在旧俄国

我还赶上了骗子横行的时期和封建式的诚实的残余，那时候的

地主其实已经变成商人。而军官，哪怕只在服役时期，还很少封

建派头。所以这些军官一到远东，使用来自真正封建社会的奴

仆，真是高兴坏了！继军官之后，那些文职官员、医生和知识分

子只从祖辈口中听说过俄国奴仆多么忠实，如今从中国人身上

发现了已被遗忘的俄国风尚，从而对中国人的忠实赞赏不已。

直到如今在海参崴任何地方都可以听说中国人绝对忠诚可靠的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